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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回第二十五回  石祿誤走火龍觀　老道火燒穿山熊石祿誤走火龍觀　老道火燒穿山熊

　　且說蔡太師接書信一看，上面寫的是：「稟報太師爺得知，您放奴才韓德祺來府上任，為照料您那義子呂登清。現據兑城縣知

縣報告，呂登清去莫家村搶親，有一走而大好打路見不平，這才摔傷人命。那走而大原名石祿，別號穿山熊。如今不知他與莫方的

去路。知縣張純習憂愁，恐爺怪罪。為此呈報。」蔡京一見，說道：「蔡會呀，你去將護院的神拳李增，潭腿江文，二人叫來。」

蔡會答應，出去傳知二人。當時江文、李增兩個人來到書房。一看太師爺面帶怒容，連忙上前拜倒。口稱：「太師爺在上，呼喚我

二人，有何事故？」太師爺說：「我那義子呂登清，乃是你二人的拜兄。如今他被那奸王八賢王趙毓淼重用的石祿給摔死了。」江

文、李增一聞此言，氣頂咽喉，當時翻身栽倒。太師忙命將二人緩醒過來。少時，二人緩醒過來，站起身形，一跺腳說道：「太師

爺呀，我二人必須走一趟。」太師爺說：「你二人走一趟，我這宅院何人看守呢？」江文說：「您可以派人去到天官府把老教師爺

請來，我可以與我師父說明，請他老人家代理即可。」當下太師爺便派蔡會，前去天官府把賴教師爺請來一敘。江文說：「蔡會

呀，你去到那裡，見了我師父，你就說太師爺有請。」　　蔡會答應，便出去了。穿街過巷，直到了天官府。與那吏部天宮馬的府

相離不遠，蔡會到了府門外，一叩門，裡面有馬府家人馬明出來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蔡會說：「我是太師府的管家。」馬明忙

問：「有甚麼事嗎？」蔡會說：「我家太師爺有請賴教師爺。」馬明說：「你在此稍候，待我為你回一聲去。」說完轉身往裡來到

內回事房，大聲說道：「老教師爺，太師有請您哪。」賴榮華答應，隨定馬明一直來到外面，見了蔡會，那蔡會說：「教師父，我

家太師爺請您去哪。」賴榮華說：「有甚麼事嗎？」蔡會道：「您到了那裡就知道啦。」說完兩個人便一同的來到太師府。蔡會把

他安在門房，他進裡頭去回話。太師傳話，令他在此務必與我義子報仇雪恨。江文、李增說：「是。」二人隨家人出來，到了門

房。見師父行禮已畢，一同來見太師。賴榮華見了太師，上前有禮完畢，忙問道：「太師爺呼喚有何事故？」太師爺道：「我跟你

打聽一個人，有一個姓石名祿的，你知道嗎？」賴榮華說：「不錯。有一個叫石祿的。」蔡京說：「這個石祿是乾甚麼的呢？」榮

華說：「我聽說此人是橫練三本經，善避刀槍，在前一個月，各戲館子貼官座，那就是八主賢王與石祿他們定的，因為他們給八賢

王找過寶鎧。那石祿蒙上人見喜，天生的有運氣。」蔡京說：「老教師爺，我有一個義子名喚呂登清，跟您兩個門人是神前結拜，

不料被那石祿給制死，我打算派遣江、李二位追趕石祿，好與我兒報仇。我再想一條妙計，把奸王參倒。江文、李增二人說：

「是。」榮華說：「你二人要離府追石祿，你們可知道他是回家呀，可是回何家口呢？你二人可多要�分注意才是，咱們師徒可是
藝業淺薄，見了他可萬萬留神。他一對短把追風鏟，實有萬夫不擋之勇。自古道，逢強智取，遇弱活捉。在上半個月有黃雲峰、黃

段峰及銀花太歲普鐸，夜入天官府要借路費，是我與他相見，我每人贈送他們一百白金。據黃雲峰說：他們三個人是從西川路來，

要上何家口前去報仇，因為他有一個兄弟，名叫狠毒蟲黃花峰。他剛要走，我便對他們說道：西川人不是好惹的，可是山東人也不

是好鬥。後來雲峰又說：他們到了何家口，一鏢三刀制死何玉。不知從南房上下來二人，是那路的達官。而今他們一齊離京，回了

山東。」賴榮華說：「為人交友，必須交那會友熊魯清。別看他陰毒損壞，那可是地道君子一個，山東半邊天。只要是山東人，在

外邊吃了虧啦，他一定給你設法。再說，在兗州府西門外杜家河口，為首的達官，老龍神杜錦。他有一兒，名叫混海龍杜林。這兩

個人在山東省是威名遠震。是咱們綠林人，全拿他二人賭咒。他們送寶鎧之時，我看見有他二人在內。江文、李增，你二人打聽好

了石祿他們山東的事情完畢回來，可千萬別動手。」二人答應，當時收拾齊畢，蔡京給預備了盤費。二人說：「師父，我二人走

後，師父你老人家可以多來幾次，因為府中無人護夜，銀錢事小，恐怕師爺的心愛之物取成。」榮華說：「是啦吧，你二人走你們

的，不用操心啦。」蔡京說：「快命人與二位義士備馬。」江文、李增說：「不用，我二人腳力最快，不用馬匹。」告辭往外就

走。賴榮華說：「為師我聽你二人的准信。」那蔡京送到屏門，蔡會賴榮華將二人送出大門以外。江文、李增拜別老師，穿街過

巷，夠奔山東。暫且不表。

　　且說石祿放了莫方他們一走，看他們已然走遠啦，這才說：「班兒的，這裡的事我可不管啦，我上大府大縣大村子去啦。」說

完打馬往前飛跑，走到了一片大河，東西有座橋。這匹馬在賢王府八年沒出來過，如今一看大白石橋，它一眼忿便順著西河沿，往

南驚下來了。石祿說：「老黑，我看你有多大的力量？」馬跑到南頭，那河就往東拐下去啦，直跑到天黑，馬已然沒力啦，便緩緩

而行。眼前有片鬆林，在河北有座廟，廟前有座小土崗，東邊有三隻打漁的小船。河的西邊也有三隻小船。石祿忙將馬勒住，往四

外一看，村莊鎮店沒有，就有這座孤廟。只得翻身下馬，拉馬過河，以為遇見人好打聽道路。過橋往東，來到廟門外，還不見有

人，他便拉著馬圍著廟繞了一個灣兒，順西端往南，在山牆外邊一看廟內，是三層大殿。便對馬說道：「這裡不知道是陀還是佛？

是陀咱們吃和尚，要是佛呢？（就是老道）咱們吃齋。」當下將馬拴在鬆樹之上，上前打門，高聲說道：「是佛呀，是陀呀？」就

聽見裡邊有人問道：「無量佛。是那家施主在外邊山嚷怪叫的啦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叫喚哪，快開門。」那小老道忙將門開放。書中

一句垫筆書，他不進此廟還則罷了。一進廟中，是凶多吉少。

　　且說石祿一看是小老道，遂說：「小雜毛。」那小老道說：「我是老道，你有事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有事，眼看著白燈籠就滅

啦，我打算在你們這裡住一夜，明早就走。多給你們點錢。」這要是明白的主兒呢，可以跟人家說明，是走在此地，因為天黑，上

不著村，下不著店。無奈石祿他是任什麼不懂，不會說話。所以說了個糊裡糊塗。那小老道一聽，暗中從袖中取出一個柬帖來，細

看石祿，暗中點頭。遂說道：「施主您稍微等一等，我去與您回稟一聲。留下您也別喜歡，不留您可也別惱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，

你就去說去吧，留我也不走啦，不留我也住下啦。」說著話將馬解了下來，拉馬進了廟門。小老道說：「您等等吧，待我與您回一

聲去。」說完他走了進去，見他師父施禮。老道問什麼事？小老道說：「方才外邊有人叫門，原來來了一個黑漢，您忘了前七八

天，我黃大叔他們來了，不是與您留下一個柬帖嗎？我看這個人好像石祿。不過不是那匹馬，我聽說他得的中江五龍的粉定雲鬃

扣，今天這匹馬乃是一匹黑的，在八駿馬中第七匹。您看這不是咱們還有這個圖嗎？」老道抬頭一看笑道：「徒兒，你可知他叫甚

麼名字？」小老道說：「您沒對我說過呀。」老道說：「此馬名為卷毛獅子烏獬豸，踏雪烏，一丈青。此馬烈性太大，可是一匹寶

馬良駒。徒兒，你去將他引了進來，是石祿將他毒死，好與那普蓮報去前仇。我那死去的賢弟黃花峰，被他力劈兩半，全給他們報

了仇。此人若不是石祿，那時算是他情屈命不屈，他是命該如此。」書中暗表，這個老道弟兄三人，他是長兄，姓夏雙名得貴，外

號人稱飛火燕子。此廟名火龍觀。後文書正北有一雙馬土地廟，那裡還有他二兄弟夏得林，外號尋花羽士，改廟名為雙龍觀。再正

北有個禹神觀，觀主夏得峰，外號人稱小桃花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　　如今且說夏得貴，他弟兄全是九首真人李玄清掌門的三個徒弟，他三人在外發賣五路薰香，結交江洋大盜，沒有一個貪生怕死

之人，全是一群亡命徒。與石祿這些人，正是冰炭不同爐。如今他聽石祿到啦，遂說：「徒兒，你快去把他引了進來，晚上與他備

下酒飯，要甚麼吃，就給他甚麼吃。那食物之中，多下八步斷腸散，要他一死。他是石祿，算是與我至友報了仇。要不是石祿呢，

那就算得了他這匹寶馬良駒，我也不叫你白受累。將來送你五�畝香火地，令你出廟還俗，自行度日。」小老道一聽，心中大喜，
連忙來到了外頭。說道：「師弟你隨我來，師父許給我的，我不能一個人獨吞，算咱們兩個人的。」兩個小老道，一個叫清鬆，二

個叫清鹿。清鬆說：「這個事我一個人也辦不了，必須咱們二人才成。」清鹿說：「好吧。」當下兩個人一齊到了外面，清鬆上前

說：「施主，您把馬賞給我吧。」石祿說：「小雜毛，你別動手。我這個老黑，不叫人拉，哪裡拴馬？你告訴我吧。」當時小老道

把他帶到一個院裡，將馬拴好。石祿將皮搭子拿了下來，問道：「小雜毛呀，這個門不開，要有人拉走這個大老黑呢？」清鹿說：

「施主您放心，惟獨我們這觀中不用說是大騾大馬，就說一草一木，也丟不了哇。」石祿說：「丟了我跟你要。」小老道說：「是

啦吧。您跟我要。」他們說話的功夫，那清鬆早將山門關好，將屋中打掃乾淨，這才同他到了西殿屋中。



　　這院是西殿五間，東配殿五間，正殿七間，院中方磚漫地。他們到了西配殿一看，是一明兩暗，南北裡間，明間南房山，有一

張抽屜桌，上頭有一面古銅鏡子，高有六尺，寬有一尺二，上面擦得光亮無比。桌上全是婦女應用物件。桌子東西有小凳，北房山

照樣的一份，前面掛著蝦米鬚的斑竹簾，當中有佛桌，後面有佛櫃。南北裡間，掛著青布軟簾。石祿將皮搭子放在桌上，說道：

「小雜毛，你快去打酒端菜來饃饃，鍘草喂馬，吃完了我好睡覺。明早好走。」小老道說：「施主，把您馬匹拉這裡來喂呀？」石

祿說：「你找打呀？拴馬的那裡喂。」清鬆說：「是啦吧。您稍等一等，少時全到。」說完轉身出去，石祿看他走了，打簾進了北

裡間。前糟有八桌，左右有椅，後槽有書閣子。又到北掖間，見前槽有大牀。他又來到南裡間一看，與北裡間一樣，他這才來到明

間，坐在上垂首。自己心中暗想：聽我叔父劉榮言道，樹林有廟，四著無靠。不是凶僧，必是惡道。今天我睡著了他要咬我。他不

咬我，我也把他拉，或是掌鏟把他們送到家去。

　　不言石祿暗中準備，且說清鬆來到院，東房三間是廚房。西房三間是齋堂。他到了廚房，進北裡間。小老道說：「五叔，您趕

緊預備酒席一桌，菜裡多下八步斷腸散。」裡面的廚師父，姓趙，名叫趙貴。做飯做菜最快無比，因此大家送他一個美號，叫快手

軍師。不論甚麼菜，他都能給起個名兒，他比世人都多知多懂。老道夏得貴在此結交往來賓朋很多。要有那高的傲的來此買薰香，

在此住個三天五日，夏得貴要一說，這個人吃過花過，這個趙貴便能做出一樣菜來，能將人考住。老道要誇講誰，他便叫老道把他

請來，趙貴用面做一個面人頭。佐料等物滿在人頭之中蒸好，放到碟中，給放在桌子當中，然後將布碟放好，幾個人吃放幾份，真

能把人頭給盤問短啦。沒吃過的主兒，不會下傢伙，吃過的主兒，先拿起筷子來，往面人頭的鼻子眼裡一阡，然後往上一掀，就算

揭了蓋啦，然後再吃裡面的佐料。再拿起牛耳尖刀，斬去人頭左耳，那就任憑你們吃啦。這個趙貴，在盤龍島做過廚房。各山各

島，他全作過事，就是酒後無德，好犯脾氣，所以他在哪裡也長不了。今晚一聽，忙問道：「清鬆，是你師父說叫下藥，還是你說

叫下藥呢？」清鬆說：「我師父叫下藥。」趙貴說：「我未曾要下藥，是治一經，損一經，我賣的是手藝。我可不能白下，你師父

許給你多大的利益？我也得沾上一點。」清鬆說：「五叔，您做好了，我師父許給我的，我也分給您一半。」趙貴說：「你師父許

給你甚麼哪？你送給我一半。」清鬆說：「我師父許給我五�畝香火地，三合房一所，四百兩白銀。您是要那樣？說明白點。」他
們兩個人正商量怎麼分啦，清鹿來到，進門問道：「你們老爺倆個商量甚麼？」趙貴說：「好，你來了正好。我們正商量怎麼分

啦？我最不會打哭啦一個，哄笑了一個。乾脆咱們爺兒三個，每人一樣吧，平均。」清鬆問：「五叔您要甚麼呀？」趙貴一想，房

子較好。遂說：「那麼我要三合房吧。」清鹿問道：「師哥您要甚麼呀？」清鬆說：「我要四百兩白銀。」清鹿說：「到我這裡不

用說啦，一定五�畝地歸我啦。」趙貴一聽也樂啦，當時刀杓齊響，預備好了一桌毒藥的酒席。清鬆說：「師弟，回頭我一個人在
那裡侍候他得啦，兩個人倒叫他生疑了。我聽黃雲峰說，石祿掌中一對短把追風鏟，能為出眾，武藝高強。別說你我二人，就是連

師父算上也不是他人的對手。」

　　說完清鬆端著油盤，清鹿給拿著蒸食，兩個人來到了外頭，就聽石祿正在西間大聲喊道：「小雜毛，快點兒呀。」清鬆說：

「施主別喊，酒菜全到啦。」說著話，清鹿給他打簾子，清鬆便端了進來，與他擺好。原來他二人，要是為伺候往來香客。每次要

看見少婦、長女長得美貌，清鬆便派清鹿與惡道夏得貴送信。那老道假借贈藥，暗中以拍花藥將人迷了，帶到後面，就被惡道毀

啦。怕死的從啦，不過五天也得劍下廢命。那不從的主兒，當時就殺死啦。老道為甚麼叫飛火燕子？原來惡道所用的暗器，全帶火

藥。左右的袖箭，盤肘弩以及低頭弩，火雞、火鴿、火鳥，全都帶著火藥，中到身上就起火，箭頭上有倒卷鵝眉刺兒，打在人的身

上，掉不下去，所以他的外號叫飛火燕子。那大徒弟清鬆，姓高。清鹿，姓田。這兩個小老道，助惡為虐。今天石祿一到，這兩個

小老道要遭報應。那石祿是出世以來見山剿山，遇寨滅寨。那好的主兒，他可幫助，專滅萬惡之人。他如今一到火龍觀，也有一

難。他的難處在何處呢？因為他的父親與他叔父，在江湖結交水旱兩路的賓朋。石錦龍在江湖之時，保鏢為業。不論年歲，肩膀齊

為弟兄，真叫屈己從人。要是有人叫他叔伯父，他便隨聲回答說：「賢弟你為甚麼叫我這個呀？騾子馬大值錢，我輩大不值錢呀！

看我好，與我結交金蘭之好，以後有我那晚生後輩，在大街之上有點甚麼事，你可以出頭相攔。那我子孫就可以得到好處啦。」後

來有李翠雲龍找鎧之事，才將石祿請了出來，攻取屯龍口打虎攤。那石祿在世上，遇見年老的達官，他不說真名實姓，不肯論爺們

朋友，他乃是小馬乍行嫌路窄，大鵬展翅恨天低，才目空四海，眼中無人。自覺橫練三本經書法，五路掌法學全。今天在火龍觀，

所以要有一難。書說當下，那石祿是外拙內秀之人。在一進山門之時，看見小老道看看自己，又從袖內取出一個柬帖，然後才讓進

廟來，不由心中一動，心說：這小子，八成沒安著好心吧？酒菜不可用，一用到肚中，大半我就家去啦，我呀全不用。想到此處，

他到了西殿等著小老道。後來忽然看見那古鏡子裡反照到外面，兩個小老道來啦，進門擺好，然後走了出去。石祿細往菜中一看，

心說：好小子，你們全都擱好啦。正想著又見那古銅鏡子裡有影兒，就見外面有兩小道童兒，正在外面指手畫腳的比划啦。石祿心

中一動，連忙喊道：「小雜毛，快來吧。這菜太鹹，沒法子吃。怎麼舌頭上不得力呀？」清鬆一聽，連忙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施

主，我給您換一換去吧。」說著話一伸手，就要端菜。早被石祿一伸手將他發卷揪住，右手拿起一塊肉來，說道：「小子你吃一塊

吧。」清鬆知道內中有毒藥，他哪肯吃呢？連忙說：「施主我不吃，今天我吃素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吃一回葷吧小子。」說話用手一

捏他脖子，嘴一張，他就把肉給他喂下去啦。清鬆往前一，兩眼一翻，立時七孔冒血而亡。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家去啦吧。」說著

伸手提了起來，把他送到北間門後。心說：我還得把那一個也叫了來，這才叫道：「小雜毛快來呀，我這裡有菜沒有酒。」後邊夏

德貴說：「清鹿你快去看看去，前邊那個小輩又叫上啦，你去看看去。」清鹿點頭，飛跑到了外面，一進西殿，看見石祿正在那裡

兩手按著肚子，用靴尖在地上划啦。清鹿忙問施主：「喊甚麼啦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吃了菜，那菜在肚子裡直咬我。你們酒壺裡沒有

酒哇。」小老道說：「也許我五叔忘了灌酒啦，待我與您再取一壺去。」說著伸手要拿壺，石祿一把手抓住了他的腕子，說：「小

子，你要給弄灑了，我可打你。你師兄吃菜，你喝酒吧。」小老道心說：不用說，我師兄早已死啦。我也是難討公道。說著話他往

外就走，早被石祿一把揪住啦，右手拿起酒壺來，左手一用力，便將他按倒在地。遂說道：「小子他吃菜，你喝酒。」小老道說：

「我可不喝，我不會喝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你不會喝也得喝。」說著用酒壺嘴兒，硬往他嘴裡灌，把門牙都給弄活動啦。一壺酒滿

給灌下去啦。石祿這才站起來，看見小老道倒在地上，兩隻手直抓胸口，來回翻滾。少時七孔冒血，雙足一登，竟自身死了。石祿

把死屍又拉到北裡間，放到牀底下。說道：「小雜毛你們兩個人，在此就伴吧。等一會我還叫老雜毛啦。」

　　此時天色已然黑啦，他來到外間，脫了大氅，摘下頭巾，全放到皮搭子裡，大聲喊道：「老雜毛。」就聽後面半天空中，好像

打個霹雷似的，有人說了一聲「無量佛。好一個大膽的石祿。」石祿一聽，這個老雜毛他怎麼認識我呀？那老道來到外院，說道：

「石祿你出來！」石祿一分短把追風鏟，用鏟一挑竹簾，往南一閃身，轉身縱出西殿。來到院中一看，那個道人，平頂身高九尺，

漢壯魁梧。短衣襟小打扮，手捧一把青鋒劍，此劍為純鋼打造，又寬又長。上身穿藍緞色貼身小道服，青緞護領，絨繩�字絆，絲
鶯帶紮腰，緊身俐落。青紗絲底衣，高腰白襪子，足下大雲竹履。往臉上看，面似生羊肝，掃帚眉，斜插入鬢。黃眼珠子掛血絲，

努於眶外。頭戴混元一字巾，化木道冠扣頂，橫別如意金簪。老道手持寶劍，往對面看對面石祿，見他身高有丈二開外，胸前厚，

膀背寬，膀闊三停，長得威武。粗脖梗，大腦袋，面如紫玉，粗眉闊目，蒜頭鼻子翻鼻孔，唇不包齒，七顛八倒，大耳相襯。高挽

牛心發卷，前發齊眉，後發蓋頂，壓耳毛抓筆相似。青緞色貼身靠襖，青絨繩�字絆，有核桃粗細皮挺帶紮腰。三環套月短把追風
荷葉鏟，那鏟頭不亞如半個車輪相似。鏟桿鴨蛋粗細，純鋼打造。老道說道：「對面小輩，你可是石祿？」石祿說：「雜毛，你既

知道，何必多問？你手中拿著那個小刀乾甚麼？」夏得貴說：「我來問你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問我甚麼呀！」老道說：「你在前面不

吃酒，喊我何干呢？有你家祖師父兩個門徒，伺候於你，叫我何事？」石祿說：「那兩個小老道，原來是你的徒弟。」老道說：

「對啦，正是我的門人弟子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別以為我不知道，那一桌酒席，全便宜了他們兩個人啦，他們吃了，我才吃啦。那酒

也是他們喝完了，我才喝啦。頭一個叫他吃肉，他不吃，被我捏住他塞下一塊肉去，一會功夫，一咧嘴，一蹬腿，七個窟窿一冒

水，他就家去啦。第二個更好啦，他把酒全喝了，他也家去啦。」當時飛火燕子夏得貴，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怒，說了聲：「好石



祿，你竟敢將我兩個門人治死，休走看劍。」說完舉劍當頭就劈，石祿一見，忙用左手鏟一迎，老道抽劍回身就走。石祿用鏟從後

便紮，夏得貴用劍回身一找他脈門，石祿撤鏟再進招。

　　想當年傳藝之時，在陰天下雨，在罩棚底下，石錦龍叫他瞧閃，石祿一看一道亮光，錦龍問他：「你可看明白了？」石祿說：

「我看明白啦，眼睛不敢瞧。」石錦龍說：「若在兩軍陣前，無論寶刀寶劍，若是一道寒光，那時你可留神，那是寶傢伙，金鐘罩

可避不住。那時你用鏟桿，可別碰他的刀兒，只要不放光的軍刀，刺到身上不怕他。」說著伸手取過一口寶劍來，用手一比，說

道：「玉藍呀，你看此劍二寸五寬，二尺九長，此劍名為密鬆烏龍劍。此劍無光，這是一口寶傢伙。」石祿見了，是謹記在心。今

天他一見道人使的這口寶劍，自己就加上小心了。誰知一個未留神，劍尖划到石祿手腕子上，衣袖破啦。手腕沒怎麼樣。二人過

招，也就有三四個回合，那老道用劍尖一指石祿，石祿以為他打袖箭啦，並不閃躲，原來道人所打，乃是個竹弩，哧的一聲，就帶

著火打在石祿胸前。石祿連忙一擺頭，打算把箭甩下去，誰知分毫也不動啦。老道一見，便將火雞、火鳥、火球等物一齊打了出

來。當時石祿一見，連忙左右的閃，休想甩下一個，這回成了火判啦。老道一聲喊叫：「好一個小畜生石祿，我看你小子還往那裡

跑？今天叫你脫不開火燒死！叫你在火龍觀喪命！橫練也難逃火攻活埋！一來給我兩個徒兒報仇雪恨，二來也給綠林除一大患。」

此時燒的石祿，連聲大喊，說道：「老雜毛，你是火神爺的孫子呀？為甚麼竟是火呢？」夏得貴手提寶劍，往來看著他。

　　正在此時，忽聽見北大殿房上，有人說道：「石祿哇，你還不逃走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往哪邊走呀？」老道夏得貴聞言，往北房

上一看，並沒有人。他一回頭，又聽見有人說：「你快往南，下水去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把我燒迷糊啦，哪邊是南呀？」此時後房坡

上老義士爺，看著連心，連忙說道：「你聽見哪邊有響動，你往哪邊跑吧。」說完掀下兩塊瓦來，向山門一扔，吧吱一聲響，石祿

才明白過來，急忙轉身，向山門便跑，來到界牆下，飛身縱了下去，下牆一直往南。老道不顧房上之人，他為給徒弟報仇心切，便

追了下去，就見前邊一片火光。那石祿跑到河邊，躍身一跳，噗咚吃啦一聲，就入了水啦。老道來到河岸，叫水手划船打下網去，

好撈石祿。那打魚小船聞言，便衝了過來，說道：「觀主爺，您乾甚麼這樣著急呀？」夏得貴說：「你們快撒網將我仇人撈了出

來，我把他砍成肉醬。才解我的心頭之恨。」水手聞言，說道：「跳在哪裡啦？」夏得貴用劍尖一指，說道：「就在這裡。」水手

撒了一網，不見有人。第二第三，一連三網，全然不見。氣得老道哇呀呀怪叫，跺腳捶胸。北邊跑來廚子趙貴說道：「道兄，您把

石祿燒得這個樣子，量他也跑不了，可以將船灣到此處，等明日天明，再令人下水撈他屍身，也不為晚。」

　　書中暗表，原來廚子趙貴，他自從兩個小道童走後，他出來看見石祿這匹馬，很是可愛，知道是一匹寶馬良駒。進屋中又去與

老道作菜飯，忽聽前邊有了動靜，他以為出了差事，便將燈息滅，慢慢的出來。到了頭層殿的夾道，往外偷瞧，見石祿成了火判

啦。偶然聽見大殿上有人說話，嚇得趙貴一機伶。趙貴素常聽人說過，若是有人動手之時，你可以在山牆之下，或是順著界牆一

爬，就可以保護住你的殘喘性命。今天他就用著啦，後來看見老道追出石祿去啦，他才爬起，也隨著出了廟，往南來啦，便告訴了

老道那匹馬值錢。老道也是無法，只可隨他回來，進了廟關上山門。來到了西殿一看，石祿的皮搭子沒有啦，一看屋中無人。四下

裡一找，後來就在牀底下，將兩個小老道死屍找了出來。夏得貴一見，是放聲痛哭。趙貴說：「您不用哭，人既已死啦，不能再

活。只好等明天派人撈出石祿死屍來，將他亂刀分屍，以報此仇吧。」夏得貴這才隨著趙貴出來，瞧看那匹黑馬，一拐鶴軒的東夾

道，再一看這裡的角門開啦。老道急忙長腰來到小院，再看那匹馬，是蹤影不見，連忙退了出來。看見偷馬之人，還沒上馬啦，正

在下坡跟馬在那裡磨煩啦。就聽那人說道：「馬呀，馬呀，你怎麼不走哇？你家主人，險些叫人給燒死，要不是我劉榮趕到，你的

主人被老道給燒死啦，那時我有甚麼臉面，去夏江秀水縣，石家鎮去見我那賢嫂？」老道一聽，原來是閃電腿劉榮。

　　書中暗表，劉榮他們出了都京，在半道上因為跟魯清嘔了口氣，追下石祿來。他雖然賀號閃電腿，這套善惡圖裡，比劉榮腿程

快的，就是左道長一個人，賈斌他全不是對手。不過人多快，要跟寶馬比上，那就比不上啦。因此他們就單走啦。這一天劉榮走到

一座小村莊，見一個茶攤。旁邊有一個老頭看守，他天一亮就到，不黑天不收攤，他對於往來之人，最為注意。一問他黑漢過去沒

過去？他就知道了。劉榮說：「好吧，」當時他往前走來，到了白石橋一看，果然東橋翅那裡有一個茶攤，道北有座龍王廟。有一

個老道，在那裡坐著。劉榮迎忙走過去，一抱拳說道：「道爺，我跟您打聽一件事，您可曾看見有一個身高丈二的人，面皮微紫，

騎一匹大黑馬，馬上有一個白皮搭子從此經過嗎？」老道說：「施主，我倒是沒看見。」劉榮說：「這股大道，是往濟南去的

嗎？」老道說：「不錯，是往濟南去的。」劉榮一看，天色將黑，他伸手取出一把銅錢來，放在桌上，自己拿過一碗茶來，喝完，

順著大道往下追了來。

　　將走了不遠，忽然聽見前邊鬆林中有人喊道：「老雜毛啊。」劉榮一聞此言，心中大喜，原來是石祿喊哪，急忙跑到林中一

看，見路北有一座廟，上前細看，原來是火龍觀。他低頭一想，心說哎呀，這是飛火燕子夏得貴的廟啊！他怎麼到這裡啦？想到此

處，便來到西角門縫往裡順門縫一看，那匹黑馬，正在裡邊拴著。他忙回頭到了林中，將白晝衣服脫下，打開抄包，取出夜行衣，

以及一切應用的，滿全換齊。這才看四下無人，順著東牆，飛身上牆去。正是後殿，正看見夏得貴提著寶劍，往前跑去，他連忙也

跟了出來，到前殿一看，見石祿燒成火判啦，這才扔瓦指路，叫石祿逃走。老道追了下去，他下房進到屋中，滿桌上酒菜全有，便

將銀針取出，往菜中一試，全是黑的。用布擦了去，再紮饅頭，並無二色，知道無毒，這才拿了幾個，收在兜子裡面，出來又看見

一人往前飛跑，正是廚子趙貴。劉榮忙到西小院，將黑馬解開，拉到了角門外。那馬一下坡，它不叫生人騎，正跟劉榮在那裡搗

亂。夏得貴追出，一看是他，遂說：「好一個膽大的劉榮，你敢前來偷走此馬？」劉榮一見急啦，說道：「馬呀，馬呀，我可就這

麼一個招啦。」說完翻身上馬，兩腿一用力，這匹馬如飛往東而去，直奔何家口。走到天光大亮，這才到了何家口。忙把馬勒住，

翻身下馬。一看這匹黑馬，渾身不見汗，果然是一匹寶馬良駒。馬往那裡一站，是昂然不動。他常上鏢店，有許多騎馬的，聽人說

過，馬要打響鼻，此處必有屈死鬼魂。他用掌一推馬，那馬二次一打響鼻，那是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。此馬的喜出望外，那才是小

馬乍行嫌路窄。

　　劉榮看見吉祥店，被燒成一片焦土，不由一陣發怔。正在此時，忽聽前邊有人說道：「拉黑馬的可是我劉大叔嗎？」劉榮抬頭

一看，不認得此人。遂說：「不錯，我正是劉榮。」就見那位公子跑了過來，雙膝跪倒行禮。「小姪男杜興有禮。」劉榮連忙用手

相攙，說道：「這位公子，你認錯了人啦吧？我並不認識於你。」杜興說：「那是您不認識我，您常上我們家裡去。咱們爺倆個未

曾見過面，那時我在南書房唸書，我全聽我伯父說的。」劉榮說：「是啦。」正想要開口問他，就聽東邊又有人說道：「前邊可是

閃電腿劉榮，劉賢弟嗎？」劉榮忙往對面一看，有人手拉著兩匹馬，馬上馱著褥套，此人正是過江龍杜鳳。急忙上前參見，說聲：

「二哥在上，小弟劉榮給您叩頭。」杜鳳將他扶起，這才給他們叔姪致引。劉榮問道：「賢姪你叫甚麼名字呀？」杜興說：「我叫

杜興，大家送我一個外號，小花麟的便是。」他們在此講話。

　　書中暗表，只因杜錦杜林父子，離了杜家口日子多啦，不見音信。杜鳳、杜興爺倆放心不下，這天夜晚睡覺，夢見何玉從外進

不言語啦，心中一著急，就醒啦。原來是大夢一場，第二天叫杜興，說道：「孩兒呀，由打你哥哥與你伯父上何家口，至今不見音

信。咱們父子在家也無事，頂好咱們父子也找了去，好在此地有杜家五獅子，有個旗子，就可以走鏢。」就將夢見何玉之事說了一

遍。杜興說：「待孩兒我出去將我大哥叫來，您把旗子交給片江獅子杜江，家中之事交與過江獅子杜萬，叫他們弟兄五個人，代理

一二。咱們父子帶好軍刀物件，趕奔何家口。一來看我伯父，二來為是查看我何叔父有無危險？倘若是有事，咱們父子可以拔刀相

助。」因此他們爺倆個收拾齊備。杜鳳說：「杜興啊，你到外面將你五位哥哥叫來。」杜興答應。這才到了外面西村頭，道南一家

門。上前打門，裡面有人問道：「外面何人叫門？」杜興說：「是我。」僕人將門開了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二公子爺，您有事嗎？」

杜興說：「有事。我奉我爹爹之命，前來請我五位哥哥到北院，有要事相商。」僕人到裡面一說，杜江、杜萬連忙出來，同著杜興

來見杜鳳。當時杜鳳便將家中之事，完全托與他弟兄。杜鳳說：「杜江、杜萬，皆因你伯父與你大弟他們父子上何家口，一去未

歸。我放心不下。那天夜內，我偶得一夢，夢見你何大伯，哽嗓釘著一隻鏢。我不知是吉是凶？因此我要前去看一看，究竟是怎麼



回事？」杜江說：「好吧。你老人家盡管前去，到了那裡或吉或凶，先給孩兒來一封書信。我弟兄好作準備。」杜鳳說：「就是

吧。」當時外邊備好馬匹，他們收拾好了軍刀暗器，一切行囊，這才從此起身。杜江弟兄送到西村頭而回。

　　那杜鳳父子，一路之上，是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。這天走到一個大鎮店上，杜鳳問道：「杜興啊，你還餓不餓呢？你要餓，咱

們可以買點蒸食。」杜興說：「可以，孩兒此時倒不餓。」杜鳳說：「好，待我下馬買去。」說著進了村鎮，拉馬往裡走，看見巷

口上站著許多老少鄉民。杜鳳說：「鄉伯們恕過啦，我就不用下馬了。」說話之間到了一家蒸食鋪，買了點蒸食，拉馬出村，飛身

上馬。父子二人一齊連夜往下趕，這夜來到何家口東邊，聽見何家口，內已然金雞亂唱，天快亮啦。杜鳳說：「杜興啊，前邊就是

何家口啦，咱們進去吧。」杜興說：「好。」父子二人下馬進了土圍子。杜興眼尖，早看見了劉榮，拉著黑馬在正西站著發怔。這

裡高聲一喊，他們這才會了面。

　　前文書已然表過，他們正說話之間，祥平店店門一開，老家人何忠出來了。一見劉榮，忙過去行禮。回身又見杜鳳，連忙說

道：「二員外爺，那陣香風把您父子給吹來啦。」杜鳳說：「先不用說別的話，我來問你，你穿何人的孝服？」何忠：「我家員外

有話，你到裡面便知分曉。」當下他們一齊進到店內，與眾人見禮畢。魯清說：「杜二哥，您是見著請帖來的嗎？」杜鳳說：「我

沒見請帖，那天我夜間偶得一夢，夢見何大哥上我家去。哽嗓釘著一隻鏢，衝我一抱拳，令我與他報仇，因此我父子才一同前來。

」何凱這才上前將一鏢三刀之情，細說了一遍。杜鳳說：「二哥，我且問您，山東何家口功名富貴成名，在中三畝園拿著普蓮，逃

走了二峰，您就不思索思索嗎？不會令他們小哥們人都交鎧，您在店看守。八主賢王愛惜練武的，叫他們小弟兄們在那裡去練武，

可以得個一官半職。你我偌大的年紀，可還爭甚麼功名啊？您要在家中呢，大概我兄長不致於受人一鏢吧？我那嫂嫂呢？何凱說：

「我等入都之後，將過三五天，有她娘家兄弟姜文龍姜文虎來到這裡，將她母女接了去。咱們大家商量報仇這事。」眾人正在談

話，外邊有人來報，說又來了賓朋。眾人出迎，到外邊一看，原來是鏢行�老。大家上前見禮。�老之外，有那水旱四個夥計，便
將�四匹馬，一齊拉到祥發店去，眾人一齊進到店裡。蔣兆雄看見何斌穿著孝，便說道：「何斌呀，你與何人穿的孝呢？」何斌
說：「我與我爹爹穿的孝服。」蔣兆雄說：「你們大家入都交鎧，怎麼不上鏢店去一趟呢？」何凱說：「兄長呀，皆因王爺看的我

們太重，所以在銀安殿前試藝，沒得功夫前去看望您去。」蔣兆雄說：「二弟，但不知我那大弟是得的甚麼病死的？」此時何凱一

聞此言，心中暗想：我若說出是受一鏢三刀，他能把我抱怨死，因此不敢說出。此時杜林坐在外邊椅子上，笑向魯清說道：「魯叔

父，您看我蔣大伯面掛怒容，您趕緊過去講話，我看他老人家這個情景，是知情認事。」魯清一聽也對，這才上前說道：「蔣兄

長，您要問我何大哥怎麼死的？有這麼一件事，您別說我何二哥啦，連我魯清都沒想到此處。您先不用說別的，咱們大家設法先將

山東眾弟兄請齊，一齊殺奔西川銀花溝。凡是銀花溝的群賊，咱們是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！將雲峰、段峰、普鐸，三個人的人頭、

人心，拿回來祭靈。」蔣兆雄伸手把何斌的手腕揪住，說道：「孩兒呀，到了西川，那三賊若被別人拿住，你的英名中就付於流水

啦。」他們正商量此事，魯清說：「列位哥哥兄弟，我先攔您的清舉，等我問一問我劉大哥。」遂說：「劉大哥，您拉的這匹馬，

不是石祿的嗎？那麼他上那裡去啦？」劉榮一聞此言，便將火龍觀火燒石祿以及拋瓦指路救他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魯清說：「得啦，

咱們該吃飯啦。」這才吩咐擺飯，眾人吃喝完畢。外邊有人來報，說：「兑城縣莫家村的一干眾人到。」大家出迎，來到店門外，

那莫方師徒爺六個下馬，與眾人一同來到裡面，認識的見禮，不認識的有人引見。莫方向四方觀看，何凱說：「莫大哥，您找誰

呀？」莫方說：「石祿沒回來嗎？」魯清答說：「他沒回來哪。」莫方說：「何斌呀，你穿的是誰的孝哇？」何斌說：「是我爹

爹。」便將火焚店口之事，詳細說出。莫方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怒，當時氣頂咽喉，翻身跌倒。大家上前忙著拍撅錘叫，少時莫方緩

了過來，一口濁痰吐出，才明白過來。魯清說：「莫大哥，您不用著急，您來到此處，就問石祿回來沒有？莫不成您見著他啦？」

莫方便將呂登清搶親之事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遂說道：「二弟呀，我要看一看我二哥的屍首。」何凱說：「不成，是年長的全不許

看。因為您與我兄長交情太厚，不許看是怕您見了屍身，心中更難過啦，那時太有傷貴體。」魯清說：「謝斌、謝春、石俊章，你

三人盡其師徒之情，何斌殺奔西川銀花溝，刀劈雲峰、段峰，子報父仇。萬雄、李凱、燕青、莫陵、杜林、杜興，你等要為你們長

說那交友之義，拔刀相助，候等著石祿來了咱們好一齊動身。」不知眾人等著石祿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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